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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结构”的发现：感性与理性的邂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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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machine a coudre）和洋伞（para pluie）在词汇的组成上是













得 到 列 维——斯 特 劳 斯 论 证 方 法 的 曲 折 训 练 课 程 的
人——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想往的那样——必须注意——
他和弗洛伊德（Freud）都有把我们完全不知不觉地引进我
们神秘感情最深处的最卓越能力。”[6]但是，他的结构主义
的分析却是一种不涉及实际内容的“形式主义的分析”，因
而解释不了社会现象的实质，从而也就解决不了问题，同
时，其所构建的二元对立形式也是“十分牵强”的。退一步
来说，有多少人能够模仿和享有这样“一种名叫列维——
斯特劳斯的透彻的分析和思考”呢？
正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，结构人类学的天才创始人
思想新颖，方法独特，材料到了他手里，变得调理清晰。但
是，他的理论抽象难解，令人迷惑，更重要的是，别人无法
运用他的理论方法去操作、处理材料，加以验证，得出他那
样的结论。最终，列维——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解释体系
类似于神话，从而变成了一种神秘教条的东西，一个结构
主义的信条[7]。
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，连列维——斯特劳斯本人也
承认，他自己当年建立结构人类学的雄心可能太大了，由
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跟研究者没有任何差别的人，所
以，我们至多只能捕捉到人类社会规律的一些小小的片
段，并错过其余的绝对多数的规律[8]。
不管结果如何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，由于一直受青年
时代从卢梭或马克思那里所学得的“企图将感性的领域，
在丝毫不损其特性的情况下统一到理性的领域。”[1]这一志
向的指引，因此，列维——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
从一开始就是感性与理性协同并存，并带有极大的个人性
与偶然性，这也是其结构主义方法难以被效仿和推广的主
因，随之也就决定了结构人类学的最终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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